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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数学信息简报》于2009年创办，本刊以国内外各大媒体网站为主要信息来源摘取有关数学学科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党建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等网络信息，采取定期出刊和专题分析解读相结合的方式，为院（所、中心）领导了解数学学科网络舆情信息提供服务。
本期导读:
1 中科院院士数学笔记曝光：全英文工整如印刷体
2五一数学建模联赛在中国矿大开赛
3数学家的大脑，跟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有何不同？
本期内容：
中科院院士数学笔记曝光：全英文工整如印刷体
    这道数学题80 年前的超级“学霸”如何记笔记？近日，东南大学档案馆收到校友、“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院士家人捐赠的一批遗物，其中一本微分方程课堂笔记不仅用全英文记录，字迹工整如印刷体一般，很多年轻人看了感觉“自愧不如”。黄纬禄院士高中毕业于扬州中学，1936年，他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东大能源与动力学院与电气工程学院(前身为“电机工程系”）。
4月13日，东南大学档案馆副馆长李宇青展示了黄纬禄院士的数学笔记——一本练习册，封面用英文标注了课程名称“微分方程”，翻开笔记本，里面是用全英文做的微分方程式笔记，大概有二十多页。
“挺震撼的！”李宇青形容了见到笔记时的直观感受。不仅如此，档案馆一些年轻的工作人员都认为，黄院士的数学笔记字迹清晰工整，像印刷体一般！还有东大校友看到笔记感叹，“连运算符号看上去都像是打印的一样，吾不及院士之十一。”
黄纬禄院士的女儿黄道群说，父亲去世后，家人在整理资料时，才发现了这本笔记本。对黄院士的家人来说，这本“微分方程”笔记非常珍贵，是父亲在大学学 习期间唯一一本写有自己名字的全英文笔记本。黄道群说，考虑到这本笔记对东南大学意义特殊，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档案。虽然难以割舍，但他们最终还是将“原本”捐赠给东大档案馆，并接受档案馆制作的“复制本”，留作纪念。
通过黄纬禄的家人，我们还看到了两张他学习专业课时的手稿，文字同样整齐工整，就像印刷出来的一样。
五一数学建模联赛在中国矿大开赛
4月30日，第十三届五一数学建模联赛在中国矿业大学拉开帷幕。4月30日至5月2日三天时间里，来自全国31个省市以及美国、英国等国的共3560支队伍10680人同时从网上下载题目，通过数学建模 的方式解决实际问题，模拟创新创业。  
在第十三届五一数学建模联赛开赛仪式上，中国矿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曹德欣教授提到，“中国矿业大学作为驻徐高校，理应发挥学校的人才优势，积极为徐州的创 新创业、转型升级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他说，希望以本届比赛为契机，启迪更多的学子潜心向学、不断进取、学以致用，为促进科技创新、推动社会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来自中国矿大理学院物理专业的大三学生康静轩同学分享了他的参赛心得。据康同学介绍，他从大一开始至此已经是第三次参加数学建模联赛，曾获得过三等奖。他说，通过参加数学建模比赛，自己提升了综合素质、提高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十三届五一数学建模联赛的三个选题分别为购房中的数学问题、能源总量控制下的城市工业企业协调发展问题及“二孩政策”问题。
大赛组委会邵虎老师介绍说，五一数学建模联赛题目主要由工程技术、经济管理、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实际问题精炼加工而成。为了使竞赛更加贴合实际， 组委会常年面向全社会征集题目。今年的三个选题都来自生产、生活实际。“有些题目答案已经提供给企业，创造出了客观的经济效益。”他说，在往届数学建模大 赛中，一位老师将自己与某集团合作的选煤科研项目作为一个选题，通过汇聚大学生智慧答案，优化了选煤系统，使选煤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每年新创利润 1.2亿元。
数学家的大脑，跟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有何不同？
阿兰•图灵、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史蒂芬•霍金、约翰•纳什——这些数学和物理大神们美奂绝伦的思想无一不让我们着迷，但同时也让人感到神秘莫测、难以捉摸。同样是从最简单的算术开始学习，为什么这一小部分人最终就能掌握普通人望尘莫及的高级的数学概念和抽象思维？神经科学家已经开始研究数学奇才的大脑是否真有什么过人之处，可以显著提高概念性思维的水平
  在本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法国INSERM-CEA认知神经成像机构（INSERM-CEA Cognitive Neuroimaging Unit）的两位研究人员称他们发现涉及数学思维的脑区与从事同样复杂的非数学思维的脑区有所不同。该团队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了15位专业数学家和15位同等学术地位的非数学领域科学家的大脑，在扫描的同时让受试者听一系列72个高级数学命题，其中代数、数学分析、几何学和拓扑学各18个，以及18个高级的非数学命题（主要为历史方面的），他们每人有4秒的时间来思考每一命题并判断其是真、是假或是无意义。
研究人员发现，只有数学家们在听到数学相关的命题时，其大脑中双侧顶内区、背侧前额叶和下颞叶区域的神经网络才会被激活。这一大脑回路通常不参与语言和语义处理。而当受试者被问及非数学命题时，所有人，无论数学家还是其他专家，负责语言和语义处理的脑区域均被激活。这一研究的共同作者，研究生Marie Amalric说，“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高水平的数学思考所反复利用的大脑区域，是人脑中与数字和空间认知相关的区域，该区域在多年以前就已形成，并一直随人类演化到今天。”
先前的研究已经发现，这些非语言区域在执行基本的算术运算，甚至只是看到页面上的数字时就表现活跃，这意味着高级数学思维和基础数学思维是相关的。事实上，认知神经成像机构的主任，也是实验心理学家兼论文共同作者Stanislas Dehaene ，就研究过为何人类（甚至一些动物物种）对数量和算术操作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直觉，又称“数感”，它与空间想象能力也密切相关。至于这种固定成型的“数感”又是如何与高级数学思维联系起来的，仍是未解之谜。这项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与生俱来的辨别不同数量（如两个苹果多于一个苹果）的能力，会不会同时也是我们理解群论这类复杂理论的生物学基础？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认知神经学家Daniel Ansari说：“探索低级和高级数学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将会非常有趣。”他没有参与该项研究。“我们大多数人都掌握基础的算术能力，所以我们早已激活这些大脑区域，但只有极少数人继续从事高级数学研究。我们仍不知道成为一名数学专家是否会改变一个人计算的方式，也不知道学习基础算术对于掌握更高层面的数学概念是否有帮助。”
Ansari提议进行一项训练研究，给非数学专家教授高级数学概念，这样就能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不同等级数学概念之间的关联和它们的形成方式。此外，数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可能对神经回路产生其他方面的影响。Amalric的研究发现，数学家大脑中与面部表情处理相关的视觉区域活跃度比一般人小，这可能意味着，掌握和使用某些数学概念所需的神经系统资源可能会削弱或“耗竭”大脑的一些其他能力。尽管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数学家们识别面部表情的能力是否真的与常人不同，但是研究人员希望能进一步了解专业知识是怎样影响大脑的构造与工作方式的。 
Ansari说：“我们可以研究这些特殊才能是从哪里来的，也可以研究高水平的数学专业知识与基础数学能力在神经生物学上的相关性。幸好，现在我们有能力利用大脑成像技术来回答这方面的深刻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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